
方圆几十里，提起汪先生，几乎无人不
晓。如今，每个村子都有医生，有的还不止
一人，有临街门脸儿，挂着惹眼的招牌，身
穿白大褂，摆满诊疗器械，像模像样。可
是，被尊称先生的只有汪大夫。

汪大夫穿着打扮跟村里人一样，平常
有活就干活，没事就看书，病人登门就瞧
病。找他瞧病的有两类人，一是别人嫌没
钱赚不瞧的，再就是别人瞧不了的。汪大
夫一律笑脸相迎，关键是能给瞧好，花钱不
多，甚至不用花钱。

其实，村里人通常不叫他先生，连大夫
也不叫，喊他胖呆儿爷。他辈儿大，大名拗
口，多不记得，老少都这么叫。胖呆儿，估
计是小名。人呢，不胖，瘦骨嶙峋的；更不
呆，一双眼睛黑亮清澈，能看透人心底，也
能映出人影儿。素常笑眯眯的，见谁都一
副菩萨模样，倒很有“爷”派儿。先生，是遇
见大事背地叫的，说“快去请先生！”三里五
乡的人来，也说是“请先生”。一提先生都
知是谁。

汪大夫老伴儿早逝，留一傻儿，相伴度

日。他看病就像拉家常，轻言慢语，不急不
躁，定力十足，病人一见他，病先自好了多
半。一般小病，他很少开药方。接骨、推
拿、扎汗针、拔火罐，凡是用手能解决的，就
不用药。用药也多用偏方草药。开春，孩
子爱长“痄腮”（腮腺炎），他用毛笔蘸上药
水，口中念念有词，涂个黑疙瘩，很快就消
了。斑秃，用姜片擦；胃积食，吃油炸鸡内
金；跑肚，烧独头蒜。地里的野草野菜，都
能拿来治病，让人自己去弄……诸如此类，
一两句话便把人打发走。确需用药，则会
一笔一画开方，可在他药斗子现抓，也可带
走药方，去别处买。一比较，就晓得数他便
宜。

有人看他好说话，便动了歪心思，生下
个孩子羸弱，怕不成人，又不忍弄死，便找
他开药让孩子得个“好死”。他笑，“这容
易，你每天喂他两根小白嘴（一种麻山药），
连吃一百天，就成全他了。”这家人照着去
做，吃到一百天，小孩胖了，壮了，欢蹦乱跳
的，再见面臊得满脸通红。

还有一家，男人嫌老婆肚子鼓不起来，

总打老婆。老婆吓得像丢了魂儿，整宿睡
不着觉，面黄肌瘦脑壳疼，来找汪大夫。汪
大夫给她开了方子，只四个字：生铁落饮。
女子让给抓药，汪大夫说不用抓，你家就
有。然后告诉她具体怎么做。女子回家就
磨菜刀，从早磨到晚，把磨刀水倒进锅里，
扔上几颗红枣煮，拿瓢舀了喝。男人看了
恼火，又要动手，一瞅旁边磨得锃光瓦亮的
菜刀，没敢。连服几天，女子好了。过了仨
月，肚子鼓了。男人带着老婆来道谢，夸方
子灵验。汪大夫瞅着他俩笑，啥也没说。

转眼几十年过去，汪大夫老了，把脉不
再那么准，扎针常跑了穴位，拔火罐老掉下
来，写个处方，潦草得认不出。村里人很忧
虑，劝他赶紧收徒。汪大夫笑笑，算是应允
了。先有族人牵来在县城上学的儿子，他
说：“这不是家雀儿，早晚要飞。”又有富户送
来儿子，说：“学成了，让他去城里开医院，把
你老供起来。”他摆手，“这行不适合你家，我
也享不了那福。”相继又有几家送孩子，他都
推了。村里人议论纷纷，不知咋办。

汪大夫若无其事，依旧笑眯眯地诊病。

这天清早，汪大夫写了张纸条，让傻儿
交给村西头的一个年轻人。这人得过小儿
麻痹，腿瘸，走路鸭子划水似的。汪大夫少
有的严肃，一条接一条提问，这人应答如
流。汪大夫笑了，就留下了他。人们这才
晓得，他早有了徒弟。

几年后，年轻人出徒了。汪大夫歇了
手，一旁瞅着他把脉、开方、抓药。年轻人
谨遵教诲，做得分毫不差。村里人开始管
汪大夫叫老先生，管年轻人叫小先生。有
天，老先生正笑眯眯地看着小先生给人把
脉，忽然闭上眼睛，再没睁开。

小先生除了腿脚不灵便，哪儿哪儿都
像汪大夫，找他瞧病的依然很多。傻儿升
级为傻爷，不愿意守着他，从东街到西街，
从南街到北街，满村转着找胖呆儿爷。到
饭点，有人喊：“胖呆儿爷在俺家哩！”傻爷
就跟了去，这家就端饭给他吃。

小先生拦着不让傻爷出去，傻爷一膀
子撞开他，还是从东街到西街，从南街到北
街，满村串。到饭点，有人喊：“胖呆儿爷在
俺家哩！”傻爷便乐颠颠跟了去。

世间仍有汪先生
寇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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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早晨醒来，躺在身边的老婆尚在
睡梦之中，盯着老婆的桃腮玉脖，不由得
伸出手臂又将老婆拥入怀中。被弄醒的
老婆只抬了下眼皮，侧转过身，给了他一
个光洁的后背。健康知道，老婆的气还没
消尽呢。

起床洗漱过后，健康独自到离家不远
处的一家早餐店里解决自己的早餐。

健康不怨老婆，只能怪自己无能。去
年春节回家带给老婆的工资是五万二，今
年恰好反过来，只有二万五。老婆不高兴
在情理之中。但老婆没拿钱说事，倒是用
商量的口吻同他说话，劝他明年就别再出
去了，现在县里和镇上办了好多厂子，在
家门口一样能挣到钱。

健康抹不开面儿，不就是嫌我挣得少
了，明年我一定给你翻两番。

早点店里有七八个吃客，有人在吃，
有人在等。健康点了碗肉丝面，坐在一个
空位上静静地候着。约莫过了三五分钟，
对面坐上了个穿米色羽绒服的中年妇人，
面条也随之而来。健康伸手去端，却被妇
人伸手先得了去。健康说，这是我的面。

妇人瞪圆了双眼：“你这人真怪啊，抢
七抢八，还有抢人家面条的。”

女人这么一嚷，健康倏地面红耳赤，但又不愿放弃。
“你刚来，怎么会是你的呢？”
“谁说刚来的就不能吃这碗面了，我问你，哪家有这条规定？”

妇人火气愈发大了起来。
闻声过来的老板娘劝健康：“算了，算了，人家吃了要去上班，

我这就给你做好送来。”
“奇了怪了，大清早遇见这么个不讲理的……”女人嘟噜了

句，然后不管不顾地低头享受起她的早餐来。
健康张口结舌，结结实实先吃了一肚子闷气。
回到家，屁股刚落座，老婆递给他个准备好了的包裹。

“你去趟我妈家吧，把妈过年的新衣服送去，顺便把年节送
了。”

丈母娘家在离县城有十多里远的小镇上，腊月天里，人多显
车少，借着来来往往的汽车之力，寒风鞭子似地在他脸上抽来抽
去。健康缩脖子跺脚终于等来了辆班车，可上车后别说座位，找
个站脚的地方都难。健康把两个包并在一只手上提着，腾出另一
只手抓紧车上的铁杆以稳住自己的身子。车子行行停停，上客下
客。车身突地猛一晃动，健康右脚背上顿感一阵钻心的痛——有
人踩着脚了。然而那只脚却没有挪开的意思，健康低头顺着裤脚
往上看，是身旁站着的，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女子。健康用劲挣脱
了她的高跟鞋，说：“你踩我脚了。”

健康的意思是人家能说句道歉的话，岂料女子却若无其事地
回了句：“看我干嘛，又不是故意的。”

“你踩了别人的脚，怎还这么说话呢！”
“咋了？车上这么多人，我有什么办法。大哥，怕踩你下去打

辆的呀。”
“你……”健康噎得胸口发胀差点背过气去。
有了这两次的不愉快，从丈母娘家回来后，老婆叫他去理发，

健康二话没说就出了门。心说去去晦气也好。但晚饭后老婆提
出让他去澡堂洗个澡，就老大不乐意了。

“昨天才洗的，怎么又要洗。”
“你不是理发了吗？”
“理发怎么了，理发时已经洗得很干净了。”
“不行，不洗澡晚上就别上床，一头碎发我可受不了。”
夫妻久别胜新婚，健康一则要让着女人，二来也知道自己昨

天让老婆不高兴了，洗就洗吧。健康本着应付的态度，光着身子
在水里打一滚就上来了，想到不能这么快就回家，穿好内衣裤，侧
身躺在椅位上迷迷糊糊梦周公了。是一阵孩童的哭闹声把健康
拉回现实的。

睁眼，健康看见身边隔位上，一年轻男子一边手忙脚乱地给
个小男孩穿衣服，一边嘴比手还忙乱地哄着孩子。刚洗完澡的孩
子身子滑溜溜的，不好把控，男人身上没一丝热气，头上却不断往
下流着不知是洗澡水还是汗水。孩子手脚划拉，嘴上哭叫着要妈
妈。健康估摸这孩子不过三两岁光景，就想到自己比他大不了多
少的孩子，突地动了赶紧回家的念头。

临睡前，健康把这一天的经历都说给老婆听了，不知不觉间
老婆已侧卧在他的臂弯里了。健康用劲搂了搂老婆，老婆配合似
地往他身上挤了挤。

“老婆，我想好了，明年不出去了，家门口一样能挣钱，我要在
家陪着你。”

老婆没出声，而是往他身上又挤了挤。这回，健康感觉到老
婆的劲儿还不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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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马从大学毕业了，他品学兼优，原以为找工作不成问题，
可没想到到社会上一看，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眼看山穷水尽了，这
时他看到一则招聘拉车的启事，工资不高。千里马安慰自己，算
了，放下架子，从最底层开始干起，也能成功，就欣欣然去竞聘。公
司一看这么好的千里马来给自己拉车，当然喜不自禁，录用了他。

尽管千里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可工作一直没有起色。数
年过去了，他还在原地踏步。他为此非常苦恼，就去找智者。智
者建议千里马跳槽，他犹犹豫豫地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没有竞
争力了，能干什么呢？”智者看了看千里马，也的确如此，如果贸然
换地方，说不定他连车都拉不了。

智者叹了一口气，说：“你是千里马啊，按说怎么能干这样的
活呢？你看你，跟普通马长期呆在一起，千里马也会退步的。”

千里马还是心有不甘，他央求智者无论如何也要给自己指一
条路。智者考虑了一下，说：“算了，所谓行行出状元，很多普通人
通过努力也获得了成功，何况你还是一匹千里马呢。你还照你原
来想的，在这个位置上，好好运用一下自己的聪明才智，应该也能
脱颖而出的。”

千里马这次是痛下了决心，一定不能再重复过去的生活了，
他得振作起来，恢复千里马的威风本性。于是他发愤图强，别的
马在拉车的时候，他要多拉几倍的活；别的马在休息的时候，他依
然还在干……就这样，他慢慢积攒到了“第一桶金”，又慢慢赚了
很多的钱。

可是，千里马发现了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他发现自己不快乐，非常不快乐。因为他虽然很有钱，虽然在别
人眼里很成功，但是，他却没有快乐。

他又去找智者。智者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说：“答案其实很简
单，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做自己喜欢的事。”

千里马蓦然醒悟：是啊，他虽然很有钱，但却一直在做自己不
喜欢的事——拉车；没有做自己喜欢的事——奔跑。

千里马不再拉车，他去了草原奔跑。
可是，人们笑了，说：“大伙看那个家伙，疯了。”

千里马
鲁义斌

棉花套子雪扬了半宿，搅得老万夜里这觉
都没睡踏实。这不，外面还黑咕隆咚的，他就舞
扫帚抡锨，从里到外沙沙、咔咔，清理开了泛着
青光、没脚背子的积雪。

昨晚掌灯时分，在省城工作的儿子打来电
话，说是春节带女朋友来家过年。这消息像定
心丸，让年近六十的老万两口子悬了多年的心，
一下子落进了肚子里。

雪飘了半宿，公路、田野一片茫茫白色。让
老万盼儿回来那颗高兴的心，不由得又提溜起
来。明个儿是腊月二十九，后天就是大年三十
了，这么大的雪，开车多危险啊！我得趁车少人
稀的时候清扫，不然这雪被踩踏结实冻成冰道，
儿子载女朋友的车呲溜呲溜地进村可就危险
了。不行。宁可早起自个儿辛苦点，也要保障
孩子们的安全。

嚓嚓嚓。清晨天寒地冻，老万却全身热汗
流淌。一路清扫到离村头与公路拐弯处十几米
的地方，天刚放亮。眼瞅着这雪快扫完了，老万
出了一口长气，美滋滋抽根烟正想歇一会儿。
猛听得咣的一声，这麻雷子般的闷响，在清晨寂
静的雪野上很是刺耳。紧接着就是吱吱吱，呲
溜，哐当一下。这声音听起来更是让人心惊肉

跳。老万支楞起脑袋一看，坏啦！出车祸了！
前面两辆卧车发生了刮碰，一辆冲进了道沟，一
辆撞在了树上。后边的那辆，八成看前面拐弯
处出了车祸，踩刹车急了点，加之道上结冰路
滑，一下发生了侧翻。望着远处晨雾中，一辆又
一辆闪着大灯不断涌来的车辆，老万不由得担
心起开车回家的儿子。操蛋的路滑！老万一边
嘀咕着，一边寻找着东西。我得弄些东西，设置
点提示，让车慢行，要不还得撞上。他蹬锨想挖
些土块扔路面上，可道边上的土，似铁板冻得登
登的，压根儿就挖不动。弯腰想就近寻觅一些
大点的树枝，瞅了半天也没找到。最后他只得
一边给媳妇和当村支书的发小打电话，喊乡亲
们来救人，一边颠跑到半里远的玉米地，一手抓
起一捆戳晒在那的玉米秸秆，哗哗抖撒在结冰
的路面上。

几个路过的司机，看老万一个人施救忙不
过来，纷纷停下车。有打110报警的、有叫救护
车的、有跑到事故车辆前，同老万一起拖拽伤员
的。刚将侧翻车辆里的一家三口救出，用自个
儿的防寒服把瑟瑟发抖的孩子披裹好。当村支
书的发小和十几个青壮乡亲都呼啦呼啦赶来
了。大伙儿一起动手，拽车门，破车窗，拉伤员，

人声鼎沸，现场一片忙乱。有人把这见义勇为
自发救助车祸伤员的事情发到了网上，犹如一
滴凉水落入滚烫的油锅，迅速得到了众多网友
的点赞和好评。当老万和乡亲们把呻吟不止的
伤员扶的扶、背的背，刚放到安全地带。呜呜鸣
着警笛，红蓝光警灯闪转的巡路交警和120救
护车也到了。望着消失在淡淡晨雾中的救护车
和警车，老万这才长长松了口气。当细心的媳
妇和随后赶来的乡亲们，把热腾腾的姜汤、面
包、火腿、方便面等，塞到他和周遭儿施救人员
手里时，这会儿的老万才发现自己的双手浸满
了血渍。

太阳从白雪覆盖的东山巅升起来了，老万
心里觉得暖乎乎的。拾起一旁的扫帚和铁锨，
继续除扫公路与村头交口，那十几米没清理完
的路面积雪。发小和乡亲们一起动手，路面上
的积雪，很快就打扫干净了。

太阳还没爬上树梢，儿子就载着女朋友开
车安安全全回来了。老万和发小孩子般高兴得
燃响了鞭炮，噼啪、叮当，这喜庆欢乐的鞭炮，同
村里嗖嗖嗖不时窜上天的钻天猴和礼花遥相呼
应，把这整个雪野、乡村的年味炒得越发浓重，
越发的香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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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长篇小说《地啸》后，笔者有一个
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作为一部以抗日战争
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作者王方晨并未常规
性地止步于对战争场景的再现，而是将叙
事重心置于战争对人的影响，深刻地塑造
并揭示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正如房伟所说，“《地啸》的狂野和悲
怆，使其成为一部大气磅礴的民族史诗，
有着莫言《红高粱》的神韵。残酷的战争
不再作为封闭性的历史事件，而是被视为
塑造国民精神的结构性力量。”这一评论
精准点出了作品的核心特质，笔者非常认
同。但笔者认为，“塑造国民精神”也可以
表述为“揭示国民性格”。

作品中代表国民性格的人物是罗得
宝，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是受
齐鲁文化、孔孟之道熏陶的人，身上有着
深深的传统文化烙印。他守旧而又敢闯，
善良而又狭隘，吃苦耐劳而又胆小怕事，
对生活有着美好的向往而又囿于现实的
苟且。他想杀死小虾，良心又让他不能
杀；他想报复老萧，又因民族大义不能报
复；他不敢杀敌，又有杀子之恨。战争、灾

害给他带来的生存压力，传统文化给他带
来的潜意识心理压力，让他始终处于纠结
和矛盾之中，内心始终处于挣扎与痛苦之
中。这让罗得宝成为作者笔下最生动的
人物，这个人性、文化性格的矛盾体，使其
成为一个典型性人物，也让其成为抗日战
争题材文学人物中极具代表性的存在，从
一个侧面显示了《地啸》有别于传统战争
叙事对事件过程的聚焦。它以土地为锚
点，以个体命运为脉络，将残酷战争转化
为揭示国民性格的结构性力量。

小说题目“地啸”是贯穿全文的核心
意象，其内涵远超字面意义，成为土地意
志、民族苦难与精神觉醒的三重隐喻。

“地”是作品的精神内核。它不仅是生存
的载体，更是民族根脉的象征。“开垦荒
地，建造村庄”的过程，是族群与土地建立
精神联结的过程；而日本人对家园的毁
灭，本质上是对土地意志的践踏。“啸”则
是土地的呐喊与民族的抗争，它既指战争
带来的大地浩劫，也指被压迫族群内心的
悲愤与反抗。不同于传统战争叙事中的

“炮火轰鸣”，“地啸”将抗争的主体从个体

升华为大地与族群的共生体，凸显了“狂
野和悲怆”的史诗特质。

更深刻的是，土地的“啸鸣”不仅是苦
难的宣泄，更是精神的淬炼。战争摧毁了
物质家园，却让族群在与土地的共生中觉
醒了民族意识——“地啸”的背后，是土地
承载的苦难记忆，更是民族精神的重生。

“水洼”则是作品中另一极具深意的
意象，它既是英雄精神反思的镜像，也是
民族记忆的载体，在不同章节中承载着不
同的精神内涵，形成了完整的意象演进脉
络。“英雄走过的大地上，遍布着明亮的水
洼”，此时的水洼是战争落幕的象征，也是
英雄自我审视的镜像。战争的血雨腥风
褪去后，英雄在水洼的沉静中完成了对自
我身份的重新认知：从复仇者回归为土地
的守护者，从战争的参与者转变为精神的
反思者。水洼的“明亮”与战争的“血腥”
形成鲜明对比，成为精神净化与重生的象
征。

到了第四章，水洼的意象从个体反
思，延伸为家族记忆与民族乡愁。水洼不
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而是连接过去与现

在、英雄与后代的精神纽带。“故乡在远
去，水洼也正在消失”的叙事，暗含着民族
记忆流失的焦虑；而“英雄的后代踏上了
回乡之路”，则象征着对民族根脉的追寻
与精神家园的重建。水洼的消失与重现，
对应着民族记忆的流失与唤醒，让作品的
主题从个体精神困境升华为民族记忆的
传承，进一步强化了史诗的精神厚度。

纵观整部作品，《地啸》通过“地啸”与
“水洼”两大核心意象，完成了对民族史诗
的独特建构。它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残
酷细节，却以土地的苦难与重生、个体的
迷茫与觉醒，将战争转化为揭示国民性格
的结构性力量。正如《红高粱》以高密东
北乡的高粱地为载体，彰显民族的强悍生
命力，《地啸》也以土地的“啸鸣”与水洼的

“映照”，勾勒出中华民族在苦难中的性格
铸炼过程。土地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历
史记忆的储存器；水洼不仅是自然景观，
更是民族自我认知的镜面。英雄的后代
追寻正在消失的水洼，这一行为本身就是
对断裂历史的有意识连接，是对民族精神
连续性的主动建构。

土地的记忆与性格的映照
——论《地啸》中的国民性揭示与意象构建

张宏图

沧观 海

小张打来电话，问我：“你在哪呢？”
我说：“在家呢。”
小张很吃惊，说：“不会吧？”话没说完，就挂

断了电话。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张在单位

里冒冒失失，听风就是雨，是个出名的冒失鬼。
今天忽然扔下这么一句，真不知演的是哪一出。

不一会儿，小李打来电话，问我：“你在哪
呢？”

我说：“在家呢。”
小李问：“真的吗？”
我说：“这还有假？”
小李自言自语，嘟噜了两句，也没听清说的

什么，就挂掉了电话。我抬头看看窗外的天，和
往日没有什么两样。天空像稀释的蓝墨水，蔚
蓝。几朵云像游山逛水，自由自在，洁白。今天
这是怎么了，家中有事我刚借公休歇了几天班，
小张和小李就打来这么稀奇古怪的电话。电视
机的屏幕上，《扫黑风暴》演得正激烈，我却兴趣
全无，关上电视，我拨通了办公室的电话。

我问小王：“单位发生了什么事，小张小李
都问我在哪？”

听上去小王好像心不在焉，哦了两声。说：

“主任，可能他们这两天没见你，惦记你呗，主
任，你啥时来班上？”

我说：“还得几天，我忙完就回去。”
“这个……那个……”小王吞吞吐吐。
“什么这个那个的，有话直说，有屁快放。

没事我就挂了。”
“主任，你看这两天你是否能先回来一下？”
我问：“怎么了？”
小王停顿了一下，说：“说有事吧也没事，说

没事吧也有点事。”
这个小王，原来挺爽快的一个人，今天怎么

了，说话含含糊糊。第二天，抽时间我开车去了
趟单位，看大门的小邓一见我从车里探出头，惊
得把嘴张成了大写的O。

停下车，上了楼，来到办公室。小王见我
来，立即站起身。

“怎么了，这几天我不在，发生了什么事？”
我问。

“这个、这个……”小王支支吾吾。
“快说啊，啥时学得婆婆妈妈了。”
“主任，这几天你没来，局里传得风生水起，

说得有鼻子有眼。”
“说什么？”

“说你被纪委羁押了，正在接受调查。”
我听后不但没急，反而笑了，问：“想不到我

一个小小的主任，还引起了人们这么大的关
注。谁说的？”

小王把门拉开一条缝，探出头往外瞅了瞅，
关上门，神秘地小声说：“反正人们都这么传。
你想想，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我才懒得管呢，只要自己站得直，行得正，
别人愿咋说就咋说，谣言止于智者。”

走出办公室，正好和小张碰了个对头。
小张先是一愣，随后一脸苦笑，说：“没事就

好，没事就好。”
下楼在电梯里和小李不期而遇，小李有些

尴尬，红着脸说：“误会误会，世上竟有这么巧的
事，有人和你同名同姓……不过，没事最好，没
事最好。”

我正要问个详细，一楼到了，电梯门一开，
小李慌忙离开了我。

天气预报说今天没雨，却不知为什么，乌云
把天空压得死气沉沉，还没回到家，雨就落了下
来。

想来想去，次日，我把家里没干完的活委托
给了内弟，公休未歇完，就提前上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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